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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母校整整 56 年了，自毕业分配

到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到上世纪末从水

利部岗位上退下来，我仅仅工作了 40 年，

离蒋南翔校长要求的“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差之甚远，心中时感有愧。             

清华园的五年，是我一生重要的转折

点，影响深远。美丽宽广的校园，容纳数

百学生的阶梯教室，安静藏宝的图书馆，

圆顶庄重的大礼堂，明亮宽敞的实验室，

设施良好的体育馆、大操场；一大批著名

教授和优秀老师，浓厚的学习氛围，启发

式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

在梦里。

施嘉炀先生斯文清晰的水能利用大

课，几根曲线就把复杂河流梯级规划讲得

一清二楚，引人入胜；李丕济先生的水力

学课，不用讲义，经常推导一黑板水力学

公式，抄得我手酸眼花，总有遗漏，还要

在辅导课上再补齐；张光斗先生讲课时，

后排经常有设计院的同志，对张先生的经

验公式很有兴趣；陈祖东先生的施工机械

课生动形象，在黑板上随便划上几笔，一

台挖掘机，或者推土机，就活龙活现展示

在同学面前……这一串串镜头，至今仍清

楚地留在记忆里。一年级时我因肺结核病

刚治好，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经马约翰

老师同意，我有幸参加他创建的体育特别

班。每天下午四点半，大家准时到体育馆

西南侧的小操场集合，在马老带领下，做

两遍他亲自编排的徒手操，不到一年，体

质明显提高，不仅可以参加劳卫制二级等

正常体育活动，而且在以后长期繁重的工

作压力下，肺病再没有复发过。                                         

为贯彻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1958 年 8 月，水利系承担

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水力学模型试验。

大模型就设置在旧水利馆，我有幸参加了

试验。试验中发现，三峡泄洪期间 ( 下游

未建反调节池 )，在下泄洪水作用下，下

游尾水位下降几米，水电站出力可以增加

2%~3%，也就是增加几十万千瓦的出力，

相当于十几个官厅水电站，心中好不高兴。

一次偶然的机会，蒋南翔校长陪同陈毅副

总理来旧水利馆参观，陈毅副总理饶有兴

趣地看了我们的三峡水利枢纽模型，并与

同学们握手，我因手湿，缩在背后，但陈

清华精神引领我人生航程
○吴国昌（1959 水利）

吴国昌学长在施工中的三峡大坝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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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仍然向我伸出手来。可能由于太激

动，我脱口而出：“陈市长好！”戴着大

阳镜的陈毅同志，好奇地望了望我，问：

“是上海来的吧？”我答：“是的，陈市

长。”他高兴地点了点头，并问了一两个

问题后去别处参观了。这件事虽然过去几

十年了，但这幸福的一刻，依然记忆犹新。

工作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长江和三峡工

程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可能与在清华

做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水力学模型试验不

无关系吧。                          

1972 年，我作为水电部驻葛洲坝工

程局的工作组成员，参加长江第一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设，随同工作组长王

英先副部长日夜奋战在修筑二、三江上游

围堰工程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一直坚

持现场指挥，回到宿舍倒床就睡着了。一

觉醒来，已经睡了近五个小时，王部长找

不见了。别人告诉我，王部长早就去前方

指挥部开会了，老部长这种忘我的工作精

神深深教育了我，以后再也不敢贪睡了。

按照工作组长指示，我深入到模型试

验场，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设计人员

学习，探讨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总体布置和

三江泄洪闸、船闸、电站合理的布置方案，

获得既有利于上游航道拉沙清淤，又能使

发电与疏通下游航道相结合的方案。这

样，水电和航运部门有了共识，湖北省也

支持这个方案，同意报送国家审批。经国

务院批准，就按“静水通航，动水拉沙”、

电站布置在三江泄洪闸两侧的方案进行建

设。实践证明，葛洲坝水利枢纽总体布置

方案是正确的，对安全泄洪、发电和航运

都很有利，并满足了三峡工程对下游反调

节池的要求。每年 150 多亿千瓦时的发电

量，有力支持了华中地区经济建设，改善

上游 100 公里多个险滩航道的航运条件，

巨大的 2 号船闸，运行方便灵活，大大提

高了长江川江段的通航能力。 

1986 年，领导上要我参加三峡水利

枢纽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工作，我被聘为生

态与环境专家组专家和工作组组长。这个

组有六十多位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

师，其中有五六位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现称院士 )，是 14 个专家组中“学

部委员”最多、阵容最强的一个组。围绕

两个问题集思广益：一是三峡工程建设对

长江生态环境有哪些影响？二是从生态环

境角度看能否兴建三峡工程？生态和环境

专家组对此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热烈讨

论。

对生态环境问题，我没有学习研究过，

知之甚少，为了写好生态与环境专题的论

证报告，必须自强不息，努力学习。我查

阅了大量国内外生态环境方面的资料，及

时向组里的生态专家、环境专家请教，并

按照专家们要求，组织了五十多位专家，

乘“轻舟号”考察船自重庆沿江而下，到

三峡库区和下游荆江、洞庭湖两岸，进行

一周多的实地调查研究和探讨。老专家们

不辞辛劳，为取得第一手资料，爬上几十

米高的岸坡，回到船上会议室进行认真讨

论。经过反复论证，多数专家取得了生态

环境问题不影响兴建三峡工程的共识。当

时，有些专家仍认为三峡工程对长江生态

环境影响“弊大利小”，提出不修为好。

针对不同论点，我整理收集到的历史资料

和相关的科学依据，提出三峡工程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应当是“利大于弊”的看法，

引起许多专家共鸣。我认为，三峡工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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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不利的，也有有利的。

有利影响是“利在长江中游”，巨大防

洪减灾效益。有了三峡工程，如再遇到

1954 年的大洪水（百年一遇洪水），通

过三峡水库调蓄，可以不使用 50 多万人

口的荆江分洪区，就能确保荆江大堤和武

汉市的防洪安全，使几百万人口的荆江平

原，免遭洪水破坏，不再发生灾区传染病

蔓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严重后果。几

百万人口的武汉市，也彻底解除了百年一

遇大洪水的威胁，三峡工程巨大的生态环

境效益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此外，三峡工

程 1820 万千瓦装机（后增加 420 万千瓦

地下厂房装机），年发电量 847 亿千瓦时，

可替代每年燃煤 5000 万吨的火电厂，不

仅可减少采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每

年减少排放一亿吨二氧化碳，有利于减缓

地球气候变暖，还减少每年排放形成酸雨

的两百万吨二氧化硫，这也是重要的生态

环境效益。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在

三峡库区，移民 110 多万人，在世界各国

修建水库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果解决不好，

对库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三峡库

区移民是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有

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强有力的支持，我们

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但也千万不能盲

目乐观，掉以轻心。

我的看法得到许多专家的赞同，并写

入了《生态与环境专题报告》中，为三峡

早日兴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92 年春

天，全国人大审查是否批准兴建三峡工程

时，水利部和电力部联合成立了八个咨询

小组，我担任笫三咨询小组副组长，负责

接受上海、天津、山西、广西四个分组的

人大代表质询。我们实事求是地回答每位

代表的提问，几天的工作效果还不错，使

许多代表对兴建三峡工程由不清楚或是有

怀疑的，最后解除了疑问，转而赞成兴建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最终，于 1992 年 4

月 3 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兴

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议案，并于 1994

年 12 月正式动工。作为水利工作者我感

到十分欣慰。我与三峡工程的不解之缘，

是清华水利系学习时播下的种子，因此我

感谢母校的栽培，使我能为兴建宏伟的三

峡工程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1988 年，我奉命组建水利部水资源

司，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司长。面临全国严

峻的缺水局面，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不

断深入到缺水地区、缺水城市调查研究，

希望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我还多次率领中

国水资源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大阪、京

都，德国柏林和美国缺水的洛杉矶、内华

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以及香港等城市，学习

考察他们解决缺水问题的经验。

1991 年夏，我刚从香港考察回来，

就奉命调查和解决深圳市严重缺水问题。

深圳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1800 多毫米，为

北京的三倍多，这么多的降水，怎么还缺

水呢？经过现场调查，尤其听了郑良玉市

长的真实感受，我深为震惊。深圳市区

十年前仅仅是一个万把人口的小镇，1991

年已发展成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水量

增加了几十倍，全市日需水量为 60 多万

吨。1991 年大旱，本市仅有的几座中小

型水库水源枯竭，仅靠“东深供水工程”

供应少量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而该工程主

要是为向香港供水而兴建的，并与香港订

了“供水协议”。深圳每天缺水 25 万吨，

问题非常严重，许多企业停产，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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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夏天无法“冲凉”，喝水做饭都成

了问题。郑市长十万火急，来回奔波于广

州、北京和深圳之间到处求水，他说，最

多的一天，要接到 140 多个要水的电话，

有求援的、发牢骚的，还有骂街的，根本

无法办公。

通过调查，我感到有责任去协助深圳

市解决好缺水问题，于是派人去协助深圳

市制定“供水水源的规划”，并把它列为

全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经过努力，1992

年 3 月，深圳市高质量完成了《供水水源

规划报告》，这在全国城市中是第一个。

经广东省和全国专家组的评审，报国家计

委批准实施，又经过深圳人几年奋战，终

于修建了一批关键的蓄水工程，深圳缺水

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了解决当时普遍存

在的“多龙管水”问题，深圳市理顺了水

资源管理体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水务

局”，对解决我国城市缺水问题提供了宝

贵经验。我国缺水严重，人均水资源量很

少，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合理配置、科

学高效用水，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业。

2015 年 5 月       

自 1964 年秋到清华学习到现在整整

50 年了。我经历了清华学生、清华教师、

清华校友、清华家属的全过程，可谓是“半

个世纪清华情”。

向母校汇报，一时不知从何处写起，

就从我的打油诗《笑人生》开始吧：

布衣草席赴京城，水木清华谱青春。

疾风暴雨任吹洗，教学科研育后生。

皓首青松再起程，汇通天下献技能。

夕阳彩虹多美好，重返校园伴儿孙。

学手艺 报考清华

我 1945 年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的一

个贫苦农民之家，1964 年在海安县中学

高中毕业。1964 年 5 月份要报高考志愿，

征求家长的意见，父母希望我学一门手艺。

我听家长的，想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

学），离家近，花钱少。班主任徐孝禄老

师最了解我，他建议我报清华大学。我又

听了老师的，“自动控制”一定很有意思，

那就报自动控制系吧，其实呢，我什么也

不懂。8 月中旬，我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从此，我和清华大学结下了

半个世纪清华情
○苏云清 (1970 自控 )

苏云清学长


